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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澧反切下字系聯條例實際應用問題探討
字數統計：全文共3050字，不含標點、腳註。


一、介紹
陳澧的《切韻考》與其首創的反切系聯法將《廣韻》繁多的反切上下字歸類，其後的學者纔得以科學、系統地分析切語並整理聲韻系統。因此，反切系聯法在聲韻學領域中意義重大。不少學者在系聯的基礎上繼續修訂、改進使聲韻學得到長足發展。各家系聯結果雖有不同（如：黃侃的41聲類、高本漢的47聲類與周祖謨的51聲類等），但多數學者依然肯定系聯法的科學性。作為《廣韻》的研究方法，反切系聯具科學性、延展性，但由於《廣韻》材料本身的複雜性以及陳澧所處時代的局限，系聯條例稍顯保守，對於某些情況不能很好應對，如《廣韻》反切材料自身的問題、又音問題、重紐問題等。本文將從反切下字系聯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入手，結合筆者對《廣韻》支部的下字系聯結果，針對每個問題討論可行的解決方法，最後探討如何補充、延展下字系聯條例。

二、下字系聯條例
及本條例：「切語下字與所切之字為疊韻，則切語下字同用者、互用者、遞用者韻必同類也。」[footnoteRef:1]同用者，如支韻「祗，巨支切」與「眵，尺支切」；互用者，如支韻「支，章移切」與「移，弋支切」；遞用者，如支韻「离，吕支切」與「漪，于离切」，「漪」以「离」為下字。基本條例的作用是系聯同類的反切下字。 [1:  〔清〕陳澧：《切韻考》（附音學論著三種）,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。卷一，頁92。] 

分析條例：「反切上字同類者，反切下字比不同類。」[footnoteRef:2]如支韻「姼，尺氏切」與「眵，尺支」，根據《廣韻》同音部分兩切語的原則判斷，此二字反切下字必不同類。分析條例的作用是分開不同類的反切下字。 [2:  〔清〕陳澧：《切韻考》（附音學論著三種）,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。卷一，頁93。] 

補充條例：「切語下字既系聯為同類，然亦有實同類而不能系聯者，以其切語下字而兩兩互用故也。朱、據、無、夫四字韻本同類。朱，章俱切，俱，舉舉珠切；無，武夫切，夫，甫無切。朱與俱，無與夫，兩兩互用，遂不能四字係聯矣。今考平上去入四聲相承者，其每韻分類亦多相承。切語下字既不系聯，而相承之韻又分類，乃據以定其分類。否則，雖不系聯，實同類耳。」[footnoteRef:3] [3:  〔清〕陳澧：《切韻考》（附音學論著三種）,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。卷一，頁93。] 


三、《廣韻》自身的問題
(一)《廣韻》反切材料之問題
由上述條例與《切韻考》中「切語偶疏例」、「切語借用例」、「增加字例」等補充可見，陳澧盡力使反切系聯條例適應各種情況，如重紐及兩兩互用與外隔絕的問題。即使如此，條例也沒能完全照顧到《廣韻》中的一部分反切，仍出現了許多不能系聯歸類的單個獨立反切，亦有不能以四聲相承歸類的兩兩互用的反切。單個獨立反切如支韻「隓，許規切」中的「規」只出現一次。若嚴格按現有條例，「規」不能歸入「隨、隋」一組；又如，麻韻「麻，莫霞切」。不能以四聲相承歸類的反切，如，東韻「窮，去弓切」、送韻「齈，奴凍切」。[footnoteRef:4]暫且不論《廣韻》版本與原文的疏誤等因素，上述問題並非全因系聯法的不完善所造成的、一部分是源於《廣韻》反切材料自身的複雜性。反切上下字的選擇並非一人、一時、一地，所以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。[footnoteRef:5]此點可從《廣韻》反切中兩個常見的現象得出。其一，某些聲母或者韻母用多個不同的漢字來做反切之字。例如，為表示開口支韻所代表的音值[ǐɛ]，《廣韻》中收錄了「支、移、離、知、羈、宜、奇」等字。其二，許多反切下字僅出現一次。由此可見，《廣韻》中所收集整理之反切在最初被創造的時候並沒有系統性的規劃，亦未考慮後面出現的反切系聯法。正如董同龢先生在《漢語音韻學》中所評：「如果反切是一種容易用得很精確的拼音法，又如果廣韻的切語是經過一番徹底整理的，那麼只要應用兩條基本的系聯條例，陳氏所得的“聲類”與“韻類”就應該全合，至少也應該極近乎中古韻母的真實類別了。可惜事實並不如此。」[footnoteRef:6] 欲使系聯條例適應複雜的反切材料則拓展需基礎條例，後文（第六節）將詳細探討此點。 [4:  尹戴忠：〈兩種系聯《廣韻》反切下字的新方法——對陳澧系聯法之補充〉，《中南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21卷，2015年第4期，頁245。]  [5:  李永斌：〈反切與陳澧的反切系聯法〉，《學術論壇》1983年第6期，頁109。]  [6:  董同龢：《漢語音韻學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 2011年，頁90。] 

（二）《廣韻》之疏誤
除反切材料本身的複雜性與隨意性外，《廣韻》自身亦有疏漏及超出規範的部分。例如，在支韻系聯的過程中出現「為，薳支切」反切下字選字錯誤的問題。若「為」以「支」為反切下字，則「為」與「支」、「移」同類，但如此系聯會導致大部分支部合口韻與支部開口韻聯為一類。一個韻既開口又合口，不合理。加之《韻鏡》五支韻開口誤標為「開合」，[footnoteRef:7]更易讓人誤解，進而導致系聯結果錯誤。《音略證補》中，陳新雄先生考據並指出「為」應為「于偽切」。[footnoteRef:8]類似問題亦出現在「隨」、「隋」二字的切語下字。「隨」、「隋」同音，《廣韻》中皆為「旬為切」。因此，按基本條例應歸於「為」一組。然而，《廣韻》中又有「𩓸，居隋切」與「嬀，居為切」。此二字套用分析條例後，則因其上字皆為「居」，而下字「為」與「隋」必不同類。「為」與「隋」按基本條例為一類。然而，按分析條例又非一類，此點實為矛盾。筆者認為此源於「隨」、「隋」二字下字選擇的疏誤。如果系聯者對《廣韻》及其中各韻無一定理解，或未曾參考其他學者對《廣韻》的校對，則極易產生困惑，導致系聯錯誤。若要解決此問題，唯有大量參考相關資料、提升自身學識。 [7:  龍宇純：《韻鏡校註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，頁54。]  [8:  陳新雄：《音略證補》，臺北：藝文出版社，2000年，頁199。] 


四、又音問題
	在下字系聯的過程中，《廣韻》的又音、又切是另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，陳澧的條例對此類反切無具體規定。《廣韻》中的又切、又音有一部分是上古音的殘留，有一部分是方言的變異，而這些反切常與正切互相矛盾。那麼系聯時，選哪個反切為宜？如果一個字的正切和又切分別在兩個韻部，那麼這個字應該歸於哪一類？陳澧對此類情況的處理比較主觀、模糊。正如羅常培先生所評：「陳氏於其所欲合者，則用變例以聯之；於其所欲分者，則以正例以別之，未免自亂其例矣！」[footnoteRef:9]支韻中存在此類問題的反切有「姕，此支切又此移切」、「詑，香支切又湯何切」、「傂，息移切又除爾切」、「為，于偽切又允危切」、「吹，昌垂切又尺偽切」、「齹，士宜切又楚宜切」。其中傂字的正切下字「移」與「支」為一類。又切下字「爾」與「氏」為一類，但又有「姼，尺氏切」與「眵，尺支切」。因此，根據分析條例，「氏」與「支」不同類，則「爾、氏」二字與「支、移」不同類。可見，兩個切語下字一個與「支、移」同類，而又切與「支、移」不同類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「為」字，其第一切語下字「偽」于「吹2（尺偽切）」為單獨一類，而又切下字「危」則與「為」「垂」「吹1（昌垂切）」一類。足見，又切對系聯造成了極大干擾。筆者認為可將兩個切語拆開，分別歸類，並用角標標明主切、次切。關於兩個切語的主次，可以根據中古音文獻中兩韻出現頻率多少來決定。若兩切語下字出現頻率相近，則按不分主次的兩字處理。例如，「為，允危」歸於「為1、危、垂、吹1」，而「為，于偽切」歸於「為2、偽、吹2」。 [9:  李永斌：〈反切與陳澧的反切系聯法〉，《學術論壇》1983年第6期，頁109。] 


五、重纽問題
	重紐也是系聯過程中最令人困擾的問題。筆者理解重紐指某些字的三等韻有兩組喉、舌、唇音。古音殘留是形成重紐的主要原因。其中最典型的是支韻中「支、移」類和「羈、宜、奇」。《顏氏家訓·音辭篇》記載：「岐山當音為奇，江南皆呼為神衹之衹」，《廣韻》「岐，巨支切」、「奇，渠羈切」、「衹，巨支切」，但《切韻》中「岐，巨支切又渠羈切」。由此可見，上古時「岐（上古源於「歌」）」、「衹（上古源於「支」）」是分開的，這一點在《韻鏡》支韻三等牙音中亦有所體現。[footnoteRef:10]而到了中古只有部分方言保存了古音讀法，大多已經難以區分了。如果嚴格按照系聯條例，則「支、移」類和「羈、宜、奇」不同類。但不少學者考據其他文獻、韻書後認為應該合併。[footnoteRef:11]兩種系聯結果難說孰是孰非，但筆者認為下字系聯中重紐兩組應該歸為一類，原因如次。雖然重紐兩韻上古來源不同而導致在下字系聯時兩韻不能係聯，但中古時兩韻讀音已經難以分辨。《廣韻》系聯的目的是簡化反切上下字、整理中古音系統，所以按照中古兩韻難以分辨的事實將其歸為一類更為合理、簡潔。 [10:  龍宇純：《韻鏡校註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，頁54。]  [11:  陳新雄：《聲韻學》，臺北：藝文出版社，2007年，頁166。] 


六、下字系聯基本条例的拓展
前文提及《廣韻》中有許多單獨反切無法系聯，例如，「規」、「豉」兩個下字僅出現一次，無法與其他組歸為一類，此問題源於下字系聯條例局限性。基本條例規定，系聯需根據切語下字與其所切之字為疊韻。以此條件，如果當前使用的下字無法與其它字產生同用、遞用、互用的關係，那麼是否可以列出此下字的反切下字，及其所有下字的下字作為參考？因為下字的下字也與最開始的所切之字疊韻。如此便可增加發現同用、遞用、互用關係的幾率（此處不直接用切語下字表是為了避免倒因為果）。遞用例如，「隓，許規切」，「規」僅出現一次，但「規，居隋切」，而「隋」、「𩓸」同音，有遞用關係，所以可以歸入「隨、隋」一類。同用例如「施，式豉切」亦僅出現了一次，無法系聯，但「豉，是義切」與以「義」為下字的字有同用關係可以歸入「義、寄」一類。互用例如「綺」為下字的字獨為一類，但「綺，墟彼切」，同時「彼，補靡切」與「靡，文彼切」互用，而「靡」、「蘼，王彼切」同音，所以「綺、靡、彼」可歸於一類。此法系聯結果與陳新雄先生的系聯結果相近，此法可行。

七、結語
	陳澧的反切系聯法是前無古人的創舉，它改變了之後《廣韻》研究的方式、方法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。然而，由於《廣韻》反切材料的複雜性和現有下字系聯條例的保守，系聯法在實際應用中產生了諸多問題。通過分析這些問題，筆者提出兩點建議及一種拓展方案。其一，又音、又切可分別對待，分別歸類並用角標標明主切、次切。其二，重紐可按照中古兩韻難以分辨的事實將其歸為一類。其三，將基本條例的範圍從所切之字的下字延伸到所有下字的下字，以增加發現同用、遞用、互用的幾率。以上是筆者淺見，在實際運用中或許仍有許多有待補充之處，但希望這些建議及拓展有助於進一步完善原有的下字系聯，方便他人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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